
亚述帝国时期的阿拉伯人
———以楔形文字文献为中心

国 洪 更

内容提要 亚述帝国时期，阿拉伯人主要生活在叙利亚—阿拉伯沙漠中，因反抗亚述

的侵略扩张而走出沙漠，逐渐分散到地中海东岸，乃至两河流域腹地，但沙漠中的绿洲仍

是其最终的归宿。阿拉伯人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兼作农耕，并参与长途贸易，有

时还劫掠沙漠边缘的城镇和过往的商旅。阿拉伯人还处于早期国家阶段，既没有形成统

一的政权，也没有建立健全的官僚体系，一些部族首领是女王，而另一些则是男性国王。
虽然阿拉伯人崇拜的神灵较多，但主神的地位较为突出; 阿拉伯人不仅雕塑了众神的神像

并在进行各种活动时随身携带，而且建立了固定的祭祀中心。
关 键 词 阿拉伯人 亚述帝国 楔形文字文献

阿拉伯历史是世界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相关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然而，国内外学术界

研究的重点往往集中在伊斯兰教兴起以后的历史时期，而阿拉伯人最初的历史却很少引起学术界

的重视。①虽然阿拉伯人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 9 世纪中期，但是，国内外史

家往往将这个时期至穆罕默德之前长达 1400 多年的时段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考察的重点多集中

在希腊—罗马史家记载的时段，因而阿拉伯人初史阶段的情况依旧十分模糊。② 与古代世界其他

民族相比，涉及阿拉伯人早期阶段的史料相对较为丰富，古阿拉伯语铭文、希伯来语《圣经》和希罗

多德的《历史》等多种语言的材料均不同程度地记载了阿拉伯人早期的情况，但是，上述史料分别

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例如，古阿拉伯语铭文虽然数以万计，但简短的涂鸦占了很大比例，内

容往往较为简略，况且，大多数铭文的书写时间目前尚无法确定，少数可以确定时间的铭文书写的

时间却晚至公元 1 世纪左右。③ 希伯来语《圣经》保留的阿拉伯故事早至公元前 10 世纪，④然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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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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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ard Lewis，The Arabs in Histo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 15 － 30; Ｒobert G． Hoyland，Arabia and the Arabs: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Coming of Islam，London and New York: Ｒoutledge，2001，p． 1．

艾哈迈德·爱敏著，纳忠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 1 册，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73 页; 纳忠: 《阿拉伯通史》上卷，

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3—114 页; De Lacy O’Leary，Arabia before Muhammad，London: Trubner，1927; Adolf Grohmann，Arabien，Munich:

C． H． Beck，1963; Bernard Lewis，The Arabs in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 15 － 31; Greg Fisher，“Kingdoms or Dynasties?
Arabs，History，and Identity before Islam”，Journal of Late Antiquity，vol． 4，no． 2 ( 2006) ，pp． 245 － 267．

G． Ｒyckmans，“On Some Problems of South Arabian Epigraphy and Archeology”，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14，no． 1 ( 1952) ，pp． 1 － 10; A． F． L． Beeston，“Problems of Sab / lan Chronology”，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16，no． 1 ( 1954 ) ，pp． 37 － 56; Walter W． Müller，“Some Ｒemarks on the Safaitic Inscriptions”，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for Arabian
Studies，vol． 10 ( 1980) ，pp． 67 － 74; Ｒobert G． Hoyland，Arabia and the Arabs: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Coming of Islam，pp． 36，65; A． F．
L． Beeston，“ Old South Arabian Era Datings”，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for Arabian Studies，vol． 11 ( 1981) ，pp． 1 － 5; M． C． A． Macdonald，

“Ancient Arabia and the Written Word”，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for Arabian Studies，vol． 40( 2010) ，pp． 5 － 27．
希伯来语《圣经》有关阿拉伯人的最早记载发生在所罗门王时代( 约公元前 970—前 931 年在位) ，共有两个故事: 一是示巴女王

拜访所罗门王去验证他的智慧传闻，参见《列王记》上，第 10 章第 1—10 节; 二是所罗门王接收商人、所有的阿拉伯国王和附属国省长进

献的金银，参见《历代志》下，第 9 章第 14 节。



界一般认为希伯来语《圣经》大概成书于公元前 8 到公元前 6 世纪，其材料来源十分复杂; ①尤其

是，希伯来语《圣经》中的许多故事并没有得到考古材料的证实，因此有关阿拉伯人的记载真假难

辨。司库拉克斯( Scylax) 、赫卡塔伊奥斯( Hecataeus) 和希罗多德等希腊早期作家都提到了阿拉伯

或阿拉伯人，可惜的是前二人的作品均已散佚; 保持完整的希罗多德的《历史》虽然多次提及阿拉

伯人或阿拉伯，②但是，它对近东地区的记载传闻多于历史，③关于阿拉伯人记载的可靠性也使人生

疑。由此可见，上述三类史料均不宜作为研究阿拉伯人初史的主要材料。
公元前 1000 年代前期，亚述帝国( 约公元前 934 年—前 612 年) ④称霸西亚北非地区，留下了卷

帙浩繁的楔形文字文献，其中王室铭文⑤和书信等材料不时提及“阿拉伯”或“阿拉伯人”。亚述帝

国的楔形文字文献不仅可以准确地断代，而且是当代人书写当代史，其可靠性是上述三类材料无法

比拟的，因此，阿拉伯人的早期历史也进入了亚述学家的视野。例如，以色列·埃法尔和拉恩·扎

多克利用楔形文字材料和旧约的相关材料，考察了阿拉伯人在公元前 9 世纪至前 5 世纪与亚述帝

国和新巴比伦王国的关系。⑥ 麦克唐纳德也利用楔形文字文献等材料，介绍了公元前 1000 年代近

东帝国阴影下阿拉伯人的情况。⑦ 扬·雷斯多在追溯阿拉伯人从公元前 850 年到公元 1 世纪时期

的历史时，结合旧约的有关记载，剖析了楔形文字文献中提及的阿拉伯人形象。⑧ 瑞安·伯恩考察

了亚述人与阿拉伯人最初的交往对黎凡特地区附属国贡赋的影响。⑨ 迄今为止，亚述学界有关阿

拉伯人早期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揭示阿拉伯人与同时期近东大国的关系上，然而，这仅仅是阿拉

伯人早期历史的一个层面，因此阿拉伯人初史阶段的状况尚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鉴于此，本文拟

通过解读亚述帝国的王室铭文和书信等楔形文字文献，来考察亚述帝国时期阿拉伯人的生活，主要

包括其活动区域、生产方式、权力架构和神灵崇拜情况。

一、活动区域

公元前 9 世纪，亚述帝国发动了大规模的西征，叙利亚地区是其主要目标，阿拉伯人卷入了反亚

述侵略的战争中。公元前 853，亚述国王沙尔马纳沙尔三世( ShalmaneserⅢ，约公元前 858 年—前 824
年在位) 在卡尔卡尔( Qarqar) 击败哈马、大马士革、以色列等地中海东岸 l2 国联军，其中包括阿拉伯国

88

《世界民族》2017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Gary D． Martin，Multiple Originals: New Approaches to Hebrew Bible Textual Criticism，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2010，

Preface p．ⅸ; Ｒeinhard Müller，Juha Pakkala and Bas Ter Haar Ｒomeny，Evidence of Editing Growth and Change of Texts in the Hebrew Bible，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2014，pp． 1 － 17; William M． Schniedewind，How the Bible Became a Book: The Textualization of Ancient
Israel，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 1 － 23．

比较集中介绍阿拉伯人和阿拉伯的章节，参见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 年，Ⅲ． 7—9，Ⅲ． 107—112。
Ｒobert Ｒollinger，Herodots babylonischer Logos，Innsbruck: Verlag des Instituts für Sprach-wissenschaft der Universitdt Innsbruck，

1993，p． 249; Stephanie Dalley，“Herodotus and Babylon”，Orientalistische Literaturzeitung，vol． 91 ( 1996) ，pp． 526 － 532．
根据亚述语的发展变化，亚述学界一般将亚述历史分为古亚述( 约公元前 2000 年—前 18 世纪) 、中亚述( 约公元前 1400 年—前

1050 年) 和新亚述( 约公元前 934 年—前 612 年) 三个并不连贯的阶段。新亚述时期，亚述疆域广阔，中央集权制的政治结构基本形成，

通常称为亚述帝国。
王室铭文是记录国王活动的文字材料，亚述的王室铭文主要关注国王修建神庙宫殿的建筑活动及其南征北战的军事成就，参见

拙著《亚述赋役制度考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9 页。
Israel Eph’al，The Ancient Arabs: Nomads on the Borders of the Fertile Crescent 9th-5th Centuries B． C． ，Jerusalem and Leiden: The

Magnes Press and Brill，1982，p． 6; Ｒ． Zadok，“On Early Arabians in the Fertile Crescent”，Tel Aviv，vol． 17 ( 1990) ，pp． 223 － 31．
M． C． A． Macdonald，“ North Arabia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BCE ”，in J． M． Sasson，( ed． )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vol．

Ⅲ，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5，pp． 1351 － 1369．
Jan Ｒest，The Arabs in Antiquity: Their History from the Assyrians to the Ummayyads，London and New York: Ｒoutledge Curzon，2003，

pp． 119 － 192．
Ｒyan Byrne，“Early Assyrian Contacts with Arabs and the Impact on Levantine Vassal Tribute”，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Ｒesearch，vol． 331 ( 2003) ，pp． 11 － 25．



王金狄布( Gindibu) 的 1000 头骆驼军。① 卡尔卡尔的现代名字是阿沙里纳( al-Aarina) ，位于今叙利亚

中部的哈马省，②该地点是目前已知阿拉伯人最早出现的确切地点。卡尔卡尔战后，沙尔马纳沙尔三

世继续在叙利亚地区征战，但是，其铭文并未再提及阿拉伯人，这表明叙利亚中部并非阿拉伯人的永

久居住地，他们很可能与以色列等国国王一样是从外地赶来援助哈马的。金狄布率 1000 头骆驼参战

表明，沙漠之舟是他们的驮兽，附近的沙漠很可能是这支阿拉伯人的生活栖息地。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 Tiglath-pileser Ⅲ，公元前 744—前 727 年在位) 时期，亚述继续在黎凡

特地区用兵，阿拉伯人是其打击的重要对象。公元前 738 年，亚述军队大败反亚述联军，相关国家

和部落被迫纳贡称臣，其中包括阿拉伯人的基达 ( Qedar) 部族，其首领是女王扎比贝 ( Zabibe) 。③

与扎比贝等一起向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纳贡的诸国“生活在‘太阳落下之海’( tmtim a ulum
ami) 岸边”④ 。在亚述帝国的文献中，“太阳落下之海”主要指地中海，⑤因此，阿拉伯人的基达部

应该生活在地中海东岸。公元前 733 年，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在萨库里山( Saqurri) 大败阿拉伯

女王萨姆西( Samsi) 。⑥ 据有关专家推测，萨库里山大概为叙利亚西南部与约旦交界处的德鲁兹山

( Jebel al-Druz 或 Jebel al-Duruz) 。⑦ 可见，叙利亚南部是阿拉伯人的活动范围。公元前 732 年，阿

拉伯首领伊狄比伊鲁( Idibi’ilu) 投降亚述，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任命他为防御埃及的守门人

( attu，拼写为l úni． du8 ) 。⑧ 由此可见，靠近埃及的巴勒斯坦南部也成为阿拉伯人的活动区域。
萨尔贡二世时期( SargonⅡ，公元前 721—前 705 年在位) ，阿拉伯人仍活跃在叙利亚地区。苏帕特

( Supat) 总督贝尔—里科比( Bēl-liqbi) 曾向萨尔贡二世报告:“阿拉伯人已进入( 苏帕特行省的) 腹地。”⑨

苏帕特行省大致位于今叙利亚中部的霍姆斯省，可见阿拉伯人进入了叙利亚中部。萨尔贡二世在

给阿尔帕德( Arpad) 总督伊努尔塔—贝鲁—乌粟尔 ( Inurta-bēu-u爧ur) 瑏瑠的信中写道: “检查并接收

‘图尔塔努’( turtnu) 瑏瑡分给你的骆驼□□□□瑏瑢巴狄—伊尔( Badi-il) 正与你在一起，把它们委托给

他，让它们在你的辖区吃草。虽然‘图尔塔努’已击败了阿拉伯人，但是，你对平原的防御还要像以

前一样坚固。”瑏瑣阿尔帕德行省位于叙利亚北部，国王的信函表明阿拉伯人曾经骚扰叙利亚北部。
在这一时期，巴勒斯坦地区和附近的沙漠也是阿拉伯人生活的重要区域。萨尔贡二世曾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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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 Grayson，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Assyrian Periods，vol． 3: Assyrian Ｒ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I ( 858
－745BC) ，Toronto，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6，A． 0． 102． 2:ⅱ95． 本文所引的楔形文字文本文献均按照亚述学惯

例标注文献的编号及其行数而非页码。
Simo Parpola and Michael Porter，The Helsinki Atlas of the Near East in the Neo-Assyrian Period，Helsinki: The Casco Bay Assyriological

Institute and the Neo-Assyrian Text Corpus Project，2001，p． 2，8．
④ ⑥ ⑧ Hayim Tadmor and Shigeo Yamada，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 Volume 1: 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Tiglath-

pileser III ( 744 － 727BC) and Shalmaneser V ( 726 － 722 BC) ，Kings of Assyria，Winona Lake，Indiana: Eisenbrauns，2011，35: ⅲ 2，ⅲ 19，

35: ⅲ 1 － 2，42: 19’－ 20’，44: 16．
Keiko Yamada，“‘From the Upper Sea to the Lower Se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mes of Seas in the Assyrian Ｒoyal Inscriptions”，

Orient，vol． 40 ( 2005) ，pp． 31 － 43．
Israel Eph’al，The Ancient Arabs: Nomads on the Borders of the Fertile Crescent 9th-5th Centuries B． C． ，pp． 33 － 36; Hayim Tadmor，

The Inscription of Tiglath-pileser Ⅲ King of Assyria，Jerusalem: Israe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1994，pp． 225 － 230．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 Letters from Assyria and the West，Helsinki: 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1987，178:6 －7．
由于一般电脑字库中没有拼写阿卡德语所需的特殊符号，为了避免排版和印刷过程中出现乱码，本文的阿卡德语单词拼写与亚

述学界通用的拼写方法有一定的出入。例如，以爧 代替下面带点的 s，元音的长短不作区分，等等。
“图尔塔努”系亚述帝国宫廷七大高官之一，是公民义务兵的主将。Ｒaija Mattila，The King’s Magnates: A Study of the Highest

Officials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Helsinki: The Neo-Assyrian Text Corpus Project，2000，pp． 107 － 125．
国际亚述学界一般用“x”表示一个破损的楔形文字符号，但是，考虑到汉语与阿卡德语的区别，笔者未将其原封不动地移植到

汉语文章中，而是采用了汉语文献中用“□”表示缺文的方式，并结合楔形文字的特点，一个“□”相当于一个楔形文字符号。
Mikko Luukko and Greta van Buylaere，The Correspondence of Tiglath-pilerser III and Sargon II from Calah /Nimrud，Helsinki: The Neo-

Assyrian Text Corpus Project，2012，3: 3 － 13．



“在我的主阿淑尔神( Aur) 的帮助下，我屠杀了塔穆狄人( l úTamudi) 、伊巴狄狄人( l ú Ibadidi) 、马尔

西马努人( l úMarsimanu) 、哈亚帕人( l úHayap) ———( 他们来自) 遥远的阿拉伯，居住在沙漠中□□
他们从未向我之前的任何国王进献过贡赋———我带走了劫后余生的人，把他们迁移到撒玛利亚。
我收到穆粟尔( k u rMu爧ur) 国王皮鲁( pir’u) 、阿拉伯女王萨姆西和赛伯伊( Sabaean) 等沿海和沙漠国

王的礼物包括黄金、山区特产、宝石、象牙、乌舒( uu) 籽、各类香料、马匹和骆驼。”①上述文献提到

了阿拉伯人的两个部族: 其一是居住在遥远沙漠中的 4 个部族，他们未曾归附亚述，在战败后被迁

移到撒玛利亚; 其二是曾经归附的萨姆西部族。② “穆粟尔”是亚述人对埃及的称呼，但是，其控制

的区域大概包括尼罗河三角洲和西奈半岛地区。③ 亚述人一般按照地域介绍其他民族，萨尔贡二

世将阿拉伯人和穆粟尔人放在一起表明，这两个民族居住的地区相距应该不会太远，靠近埃及的巴

勒斯坦南部依旧是阿拉伯人的活动范围。
萨尔贡二世时期，一些阿拉伯人还出现在两河流域的腹地。阿淑尔行省总督塔伯—西尔—埃

莎拉( Tab-爧ill-Earra) 在一封涉及阿拉伯人的信中提到了国王的命令及其本人的建议:“‘现在你要

赶赴辛达努( Hindanu) ，让他们( 阿拉伯人———笔者注) 与你一起去放牧! 从塞尔萨尔河( Tharthar)
河畔到苏胡( Suhu) 地区都不要有任何限制。’现在我正赶赴辛达努，但是，他们肯定会离开我分配

给他们的地区，流窜到下游地区去抢劫，他们绝对不理会我任命的间谍队长。让他们命令卡尔胡

( Kalhu) 总督给其辖区的阿拉伯人任命一个宦官，他们应该会向我要一块地去放牧。在此期间，他

们的帐篷应该留在卡尔胡行省。”④阿淑尔城是亚述的第一个都城和帝国时期的宗教中心，而卡尔

胡是萨尔贡二世之前的亚述都城，可见阿拉伯人已进入了亚述的核心区域。塔伯—西尔—埃莎拉

在另一封信中援引一位官员的话称:“阿拉伯人抢劫西帕尔( Sippar) 城时，你为什么不与手下人去

驱逐他们?”⑤ 西帕尔城是巴比伦尼亚的重镇，阿拉伯人抢劫该城表明他们已流窜到两河流域南

部。上述材料表明，阿拉伯人已渗透到两河流域腹地。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萨尔贡二世强制阿拉伯

人迁移到两河流域的证据，阿拉伯人很可能自发地来自西部的叙利亚—阿拉伯沙漠。
辛纳赫里布( Sennacherib，公元前 704—前 681 年在位) 时期，阿拉伯人成为影响亚述在巴比伦

尼亚统治的重要因素。公元前 704 年左右，阿拉米人首领美罗达赫—巴拉丹( Merodach-baladan) 勾

结阿拉伯人在巴比伦尼亚发动叛乱，辛纳赫里布宣称:“我向基什( Kish) 进发去追击美罗达赫—巴

拉丹□□□□□□□□他逃到古祖马努 ( Guzummanu) □□□□□□我生俘了美罗达赫—巴拉丹

二世的侄子阿狄努( Adinu) 、阿拉伯女王亚提埃( Yati’e) 的兄弟巴斯卡努( Basqanu) 及其率领的军

队。”⑥在这次战役中，亚述军队还攻克了许多巴比伦尼亚城镇或要塞，其中比特—达库里地区( Bit-
Dakkuri) 的要塞杜尔—阿比亚特( Dur-Abiate) 和比特—阿穆卡尼( Bit-Amukani) 地区的要塞杜尔—
乌亚特( Dur-Uaite) 和杜尔—比尔达达( Dur-Birdada) 非常引人注目，⑦因为它们均含有阿拉伯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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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⑦

A． Fuchs，Die Inschriften Sargon II aus Khorsabad，Gttingen: Cuvillier Verlag，1994，Ⅱ． 11: 3 － 8．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的一篇铭文写道: “萨姆西被强有力的武器惊呆了，她带着公骆驼、母骆驼和它们的幼崽来亚述面见

我。”Hayim Tadmor and Shigeo Yamada，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 Volume 1: 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Tiglath-pileser III
( 744 － 727BC) and Shalmaneser V ( 726 － 722 BC) ，Kings of Assyria，49: r． 22 － r． 23．

D． O． Ezard，hrsg． ，Ｒ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n Archologie，Band 8，Berlin u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3，p． 497; Jan Ｒest，The Arabs in Antiquity: Their History from the Assyrians to the Ummayyads，p． 195 note no． 50．

⑤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 Letters from Assyria and the West，82: 14 － r． 16，84: r． 3 － r． 8．
A． Kirk Grayson and Jamie Novotny，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 Volume 3 /1: 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Sennacherib

( 704 － 681 BC) ，King of Assyria，Part 1，Winona Lake，Indiana: Eisenbrauns，2012，1: 25 － 28．
A． Kirk Grayson and Jamie Novotny，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 Volume 3 /1: 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Sennacherib

( 704 － 681 BC) ，King of Assyria，Part 2，213: 37，43，44．



领的名字。① 尽管上述城镇或要塞的确切位置尚难确定，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比特—达库里地

区和比特—阿穆卡尼均位于巴比伦尼亚中部偏西的地方，②以阿拉伯人首领的名字命名城镇和要

塞的兴建表明，阿拉伯人很可能已在两河流域南部有了立足之地。
虽然阿拉伯人在巴比伦尼亚比较活跃，但是，叙利亚—阿拉伯沙漠依然是其根据地。为了严惩

阿拉伯人，辛纳赫里布曾率军直捣阿拉伯人的老巢，其铭文写道: “阿拉伯女王特埃尔胡努 ( Te’
elhunu) 生活在沙漠中，我带走了她的□□□千峰骆驼。□□□□□□□她和哈扎尔( Hazael) ，与

我战斗的恐惧让她们崩溃了，她们抛弃了帐篷，逃到了□□□□城和阿杜穆图城( Adumutu) 。”③阿

杜穆图城位于今沙特阿拉伯西北部的沙漠中，其现代名字是焦夫( al-Jawf) 。④ 阿拉伯女王特埃尔胡

努原本生活在一个沙漠中，战败后与阿拉伯国王哈扎尔一起逃到阿杜穆图城，可见相关的阿拉伯人

平常并不生活在此地，这个城市所在的绿洲是其最终归宿。
埃萨尔哈东( Esarhaddon，公元前 680—前 669 年在位) 时期，遭受严厉打击的阿拉伯人相对较

为安分，活动范围大概局限于叙利亚—阿拉伯沙漠。为了迎回被辛纳赫里布掠走的神像，阿拉伯国

王哈扎尔带着厚礼亲自赴尼尼微，埃萨尔哈东赐还其神像。与此同时，埃萨尔哈东还任命亚述宫中

长大的人质塔布阿( Tabua) 为阿拉伯女王，并命其带着自己的神灵返回其国家。⑤ 哈扎尔死后，埃

萨尔哈东把其子亚乌塔( Yauta’) ⑥扶上王位，并派兵帮助亚乌塔镇压乌阿布( Uabu) 发动的叛乱。⑦

公元前 671 年，征埃及的亚述军队通过西奈半岛的沙漠时，埃萨尔哈东宣称:“我征集了所有阿拉伯

国王的骆驼，它们( 为我的军队) 驮运水袋和水罐。”⑨ 埃萨尔哈东向阿拉伯国王征集骆驼表明，他

们均已臣服于亚述。埃萨尔哈东末年，阿拉伯国王亚乌塔曾试图反抗亚述，但终遭失败: “阿拉伯

国王哈扎尔之子亚乌塔发动了叛乱，挣脱了他的羁绊。生养我的父亲、亚述国王埃萨尔哈东调集军

队前去镇压，他不但将其打败，而且把他的神灵掠为战利品，亚乌塔逃离了他的营地( karau) ，仅以

身免。”⑨

阿淑尔巴尼拔( Ashurbanipal，公元前 668—前 631 年? 在位) 时期，阿拉伯人恢复了元气，多次

袭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为了迎回神灵，亚乌塔也像其父一样屈尊来到亚述，然而，他不久就

违背了自 己 的 誓 言: “他 教 唆 阿 拉 伯 人 一 起 叛 乱，他 们 频 繁 地 抢 劫‘阿 穆 鲁’( Amurru，拼 作
k u rmar-tuk i ) 。”瑏瑠“阿穆鲁”是一个较为模糊的地理概念，埃萨尔哈东驻巴比伦尼亚的代表马尔—伊

萨尔( Mar-issar) 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阿穆鲁’指赫梯和游牧民族国家。”瑏瑡因此，亚乌塔抢劫的

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中海东岸的国家。阿拉伯基达部族的另一位国王阿穆拉丁( Admmula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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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ael Eph’al，The Ancient Arabs: Nomads on the Borders of the Fertile Crescent 9th-5th Centuries B． C． ，pp． 114 － 115．
④ Simo Parpola and Michael Porter，The Helsinki Atlas of the Near East in the Neo-Assyrian Period，p． 10，16，15．
A． Kirk Grayson and Jamie Novotny，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 Volume 3 /1: 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Sennacherib

( 704 － 681 BC) ，King of Assyria，Part 1，35: r． 53 － r． 56．
Erle Leichty，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 Volume 4: 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Esarhaddon ( 680 － 669 BC) ，King of

Assyria，Winona Lake，Indiana: Eisenbrauns，2011，1: ⅳ1 －ⅳ16．
Erle Leichty，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 Volume 4: 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Esarhaddon ( 680 － 669 BC) ，King of

Assyria，1: ⅳ19． 在上述文献中，哈扎尔之子的名字实际拼写为 Yata’，而在一些文献中，他的名字还被拼写为 Ia’l 和 Yauta，参见 Erle
Leichty，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 Volume 4: 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Esarhaddon ( 680 － 669 BC) ，King of Assyria，2:ⅲ
4，3: r． 7． 在一份条约中哈扎尔之子的名字拼写为 Yauta’，由于正式的法律文件错误的可能性非常小，本文采信条约中的拼写方法作为

哈扎尔之子名字的正确方法。
⑧ Erle Leichty，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 Volume 4: 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Esarhaddon ( 680 － 669 BC) ，King

of Assyria，1: ⅳ19 －ⅳ29，34: r． 2．
Ｒ． Borger，Beitrge zum Inschriftenwerk Assurbanipals，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1996，Kapitel Ⅰ: Anhan Ⅰ1 －Ⅰ12．
Ｒ． Borger，Beitrge zum Inschriftenwerk Assurbanipals，B Ⅷ 4 －Ⅷ 6．
S． Parpola，Letters from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Scholars，Helsinki: 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1993，351: 21 － 22．



也曾劫掠“阿穆鲁”: “基达国王阿穆拉丁也像他 ( 亚乌塔) 一样产生敌意，并劫掠了‘阿穆鲁’。
□□□□□□他被摩押( Moab) 国王卡马斯—哈尔塔( Kamas-halta) 击败。”①摩押大致位于今死海

东岸的约旦境内，可见阿拉伯人还深入相关地区。
公元前 652—前 649 年，阿淑尔巴尼拔之兄沙马什—舒穆—乌金( ama-umu-ukin) 在巴比伦

尼亚发动叛乱，阿拉伯人不仅卷入叛乱，而且深入两河流域腹地抢劫。阿淑尔巴尼拔曾指责道:

“( 阿拉伯国王) 特里( Teri) 之子阿比亚特( Abiyate’) 和阿亚穆( Ayammu) 赶到巴比伦城去援助我的

兄弟沙马什—舒穆—乌金。”②亚述驻巴比伦尼亚比拉提( Birati) 地区的官员纳布—舒穆—里什尔

( Nab-umu-iir) 的官员在致阿淑尔巴尼拔的信中写道:“阿拉伯人攻击了亚述人，( 他们是) 赴比

拉提做生意的国王的臣民，他们用武力从哈鲁勒( Halule) 绑走了 50 个亚述人，与他们一起( 被劫掠

的) 20 个比拉提人也是国王的臣民。”③信中提到的比拉提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而哈鲁勒则位于

底格里斯河中游。④

尽管阿拉伯人在亚述帝国时期频繁地出现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中海东岸地区，乃至两河

流域腹地，但是，他们的生活与沙漠( madbaru 或 mudaburu) 密切相关。在阿卡德语中，“阿拉伯”⑤

一词大概源于形容词 harbu( 被抛弃的、撂荒的) ，⑥“阿拉伯”的字面意思是“荒漠”，而“阿拉伯人”
相应地大概指“来自荒凉地区的人”。亚述文献多次提及阿拉伯人在沙漠中的生活。上文提到，萨

尔贡二世称塔穆狄人、伊巴狄狄人、马尔西马努人和哈亚帕人来自遥远的阿拉伯，居住在沙漠中。⑦

卡尔胡总督沙如—杜里( arru-duri) 在致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的信中写道:“关于阿拉伯人，国王

我的主人说:‘辛达努人把他们驱赶到( 幼发拉底) 河对岸了。’( 事实上) 并非所有的人都过河了，

他们在河对岸保持戒备，他们的□□□正在沙漠中进行贸易。”⑧萨库里战后，阿拉伯女王萨姆西

“像母驴一样逃到沙漠，那是一个永远干旱的地方”⑨。苏帕特总督贝尔—里科比在向萨尔贡二世

汇报阿拉伯人的情况时，说道:“我正在监视着沙漠( 中的阿拉伯人) 。”瑏瑠阿淑尔总督塔伯—西尔—
埃沙拉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关于阿拉伯人，国王我的主人在信中写道:‘他们为什么在沙

漠中放牧他们的绵羊和骆驼?’”瑏瑡 辛纳赫里布曾描述阿拉伯人的根据地:“□□□□城和阿杜穆图

城坐落在沙漠中□□□那是干渴的地方，既没有牧场，也没有水源。”瑏瑢公元前 671 年，埃萨尔哈东

在征埃及时之所以征调阿拉伯人的骆驼，是因为行军途中多“十分干旱的沙丘”瑏瑣。大约公元前 641

29

《世界民族》2017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瑢

瑏瑣

Ｒ． Borger，Beitrge zum Inschriftenwerk Assurbanipals，B Ⅷ 39 －Ⅷ 43．
Ｒ． Borger，Beitrge zum Inschriftenwerk Assurbanipals，A Ⅷ 31 －Ⅷ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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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l úArba; 沙尔马纳沙尔三世的铭文属于例外，“阿拉伯”拼写为k u rArba。
Jeremy Black，Andrew George and J． N． Postgate，( eds． )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Akkadian，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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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ko Luukko，The Correspondence of Tiglath-pileser Ⅲ and Sargon Ⅱ from Calah /Nimrud，Helsinki: The Neo-Assyrian Text Corpus

Project，2012，12: r． 2 － r． 8．
Hayim Tadmor and Shigeo Yamada，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 Volume 1: 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Tiglath-pileser

III ( 744 － 727BC) and Shalmaneser V ( 726 － 722 BC) ，Kings of Assyria，42: 22 － 23．
瑏瑡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 Letters from Assyria and the West，178: r． 3 － r． 5; 82: 5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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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阿淑尔巴尼拔越过幼发拉底河打击阿拉伯人，其铭文记述了他们的生活环境: “伊亚尔基

( Iarki) 和阿萨拉( Asalla) 位于遥远的沙漠中，那是一个没有动物的旷野，没有鸟会在那里筑巢。”①

顺便一提，哈扎尔之子亚乌塔逃亡到纳巴泰人( Nabataeans) 处避难，②可见他们有一定的联系。虽

然纳巴泰人也像一些阿拉伯人一样居住在“遥远的地方”( aar ruqu) ，③但是，亚述人从未将其与沙

漠联系起来，这可能是与阿拉伯人关系密切的纳巴泰人不被称为阿拉伯人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

是否居住在沙漠中可能是亚述人确定阿拉伯人身份的重要依据之一。总之，亚述帝国时期，阿拉伯

人主要生活在叙利亚—阿拉伯沙漠中，沙漠中的绿洲是其游牧生活的最终归宿，后来因反抗亚述人

的侵略扩张才分散到地中海东岸和两河流域腹地。

二、生产方式

叙利亚—阿拉伯沙漠的季节性差异非常明显，夏季炎热干燥，毫无生机，而冬季雨水降落，沙漠

植物生长起来，放牧牲畜是沙漠居民的主要生活方式。上文提到，阿淑尔行省总督在致萨尔贡二世

的信中介绍了一些阿拉伯人的放牧情况。阿淑尔巴尼拔时期，亚述军队大败亚乌塔为首的阿拉伯

人，获得大量牲畜，其铭文写道:“他们( 亚述士兵———笔者) 带走的牛、绵羊、驴、骆驼不计其数，它

们把所有国土都充满了，直至最远的边境。”④ 在描写陷入窘境的阿拉伯人的生活时，各类牲畜成

为关注的重点，亚述国王阿淑尔巴尼拔的铭文曾写道:“骆驼、驴、牛和绵羊的幼崽吮干了( 母亲的)

乳房，( 它们的) 乳汁不再能填饱它们的肚子。”⑤

阿拉伯人居住在沙漠中，骆驼 ( gammalu 或 gammaltu，通常拼作 ane． a． ab． ba 或 ane． gam．
mal) 是其最重要的牲畜。前面提到，沙尔马纳沙尔三世在卡尔卡尔与黎凡特地区 12 国联军展开决

战，其中阿拉伯人首领金狄布提供的兵力为 1000 峰骆驼组成的军队。⑥ 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时

期，战败的阿拉伯女王萨姆西带着公骆驼、母骆驼( a n  eanaqutu) 和它们的幼崽a n  ebakru) 赶奔亚述请

降。⑦哈马总督阿达德—哈提( Adad-hati) 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 “阿米里( Amiri) 的人带着

300 峰母骆驼蓄意劫掠从大马士革运送到亚述的战利品。”⑧上文提到，辛纳赫里布曾击败沙漠中的

阿拉伯人女王特埃尔胡努，并带走了她的数千峰骆驼。⑨上文还提到，在征埃及时，埃萨尔哈东曾征

集所有阿拉伯国王的骆驼来运水。瑏瑠 在分配从阿拉伯人手中掠夺的各类牲畜时，阿淑尔巴尼拔的

铭文写道:“我把骆驼像绵羊一样分配给亚述人，( 结果导致) 在我国家的市场上，1 头骆驼仅仅售 1
或 1 /2 舍克勒( iqlum，拼作 gín) 瑏瑡银子。”瑏瑢阿拉伯骆驼的数量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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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Ｒ． Borger，Beitrge zum Inschriftenwerk Assurbanipals，A Ⅷ107 －Ⅷ110．
Ｒ． Borger，Beitrge zum Inschriftenwerk Assurbanipals，A Ⅶ 123 －Ⅶ 124．
Ｒ． Borger，Beitrge zum Inschriftenwerk Assurbanipals，B Ⅷ51 －Ⅷ52．
Ｒ． Borger，Beitrge zum Inschriftenwerk Assurbanipals，B Ⅷ 12 －Ⅷ 14．
Ｒ． Borger，Beitrge zum Inschriftenwerk Assurbanipals，A Ⅸ65 － Ⅸ67．
A． K． Grayson，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Assyrian Periods，Volume． 3: Assyrian Ｒ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I

( 858 － 745BC) ，A． 0． 102． 2: ii 94．
Hayim Tadmor and Shigeo Yamada，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 Volume 1: 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Tiglath-pileser

III ( 744 － 727BC) and Shalmaneser V ( 726 － 722 BC) ，Kings of Assyria，42: 25．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 Letters from Assyria and the West，175: 4 － 10．
A． Kirk Grayson and Jamie Novotny，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 Volume 3 /1: 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Sennacherib

( 704 － 681 BC) ，King of Assyria，Part 1，35: r． 53．
Erle Leichty，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Esarhaddon，King of Assyria ( 680 － 669 BC) ，Winona Lake，Indiana: Eisenbrauns，2011，35:

r． 1 － r． 2．
舍克勒是古代两河流域的重量单位，1 舍克勒大约相当于 8． 33 克。
Ｒ． Borger，Beitrge zum Inschriftenwerk Assurbanipals，B Ⅷ 15 －Ⅷ 19．



除了骆驼外，阿拉伯人还饲养牛 ( alpu，通常拼作 gud． níta) 、绵羊 ( immeru，通常拼作 udu 或

udu． níta) 、驴( imēru，通常拼作 ane 或 ane． níta) 、骡( par，通常拼作 ane． kunga) 、马( siss，通常拼

作 ane． kur． ra) 和双峰骆驼( aneudru) 等牲畜，它们往往成为亚述人的重要战利品或贡赋。公元前

733 年，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在萨库里山大败阿拉伯女王萨姆西，他获得的战利品除了 3 万峰骆

驼，还有 2 万头牛。① 公元前 703 年前后，辛纳赫里布击败前去援助巴比伦王国的阿拉伯女王伊亚

提埃的兄弟巴斯卡努，他遗弃在战场上的牲畜包括马、骡、驴、( 单峰) 驼和双峰驼。② 哈扎尔归顺亚

述后，埃萨尔哈东加重了他的贡赋，其中的牲畜包括 65 峰骆驼和 10 头驴。③ 阿拉伯人首领阿比亚

特归附以后，阿淑尔巴尼拔向他征收的贡赋中也包括骆驼和驴。④ 击败阿拉伯伊萨麦( Isamme) 部

族后，阿淑尔巴尼拔获得的战利品包括驴、骆驼和绵羊等牲畜。⑤

虽然叙利亚—阿拉伯沙漠干旱少雨，但是，一些地势较低而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方往往有泉水涌

出。上文提到的阿杜穆图位于锡尔汗谷地( Wadi Sirhan) 的陷落带上，是叙利亚—阿拉伯沙漠中最著

名的绿洲，⑥一些阿拉伯人很可能在此从事农耕。苏帕特总督贝尔—里科比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

写道:“阿拉伯人已定居在哈迪纳河( Hadina) 的对岸，他们来□□去，一切都好。我已经把阿米里之子

阿米里提( Ammili’ti) 的农夫( ikkaru，通常拼作l úengar) 和园丁( nukaribbu，通常拼作l únu． gi． sar) 逐出

了我的城镇，拆毁了他建的一个绵羊的( 羊圈) □□现在，他赶来质问我:‘你为什么驱逐我的臣民?

我要写信给国王!’我提议进行谈判:‘你的臣民骚扰了我的臣民。既然你已经是国王的臣民，我将在

亚苏布库( Yasubuqu) 划拨给你耕地和菜园。’”⑦上述阿拉伯人定居在哈迪纳河的对岸表明，他们能够

适应定居生活; 而贝尔—里科比给农夫和园丁划拨耕地和菜园表明，他们已掌握了农耕技术。
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阿拉伯人积极参与西亚地区的陆路贸易。据有关学者考证，亚述帝国时

期阿拉伯人利用的主要陆路商道大致有 4 条，其中两条商路分别经过内夫得沙漠的北部和南部边

缘到达两河流域南部，另外两条商路分别通过内夫得沙漠西面的锡尔汗谷地和吉利德盆地( Gilead
Babsin) ，经叙利亚再到达两河流域北部。⑧ 古代西亚地区的主要商路之所以要经过内夫得沙漠，不

但因为阿拉伯人饲养的骆驼是必不可少的驮兽，而且因为沙漠绿洲可以为过往的商队提供食物、草
料和水源补给。亚述帝国在叙利亚地区的扩张最初并没有危及阿拉伯人的生活栖息地，然而，它阻

断了阿拉伯人参与的长途贸易，这是阿拉伯人多次走出沙漠，参加反亚述联盟的重要原因之一。
香料是古代西亚地区陆路贸易的重要商品，也是阿拉伯人输往两河流域的主要商品。古代

两河流域的统治者在祭祀神灵时往往奉献各种供品，香料( sirqu 或 irqu) 是一种重要的供物，亚

述帝国也不例外。⑨ 香料是亚述从阿拉伯诸部获得的重要战利品和贡赋。例如，大败阿拉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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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Hayim Tadmor and Shigeo Yamada，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 Volume 1: 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Tiglath-pileser
III ( 744 － 727BC) and Shalmaneser V ( 726 － 722 BC) ，Kings of Assyria，42: 19．

A． Kirk Grayson and Jamie Novotny，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 Volume 3 /1: 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Sennacherib
( 704 － 681 BC) ，King of Assyria，Part 1，1: 28．

Erle Leichty，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 Volume 4: 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Esarhaddon ( 680 － 669 BC) ，King of
Assyria，1: ⅳ 17．

Arthur Carl Piepkorn，Historical Prism Inscriptions of Ashurbanipal I: Editions E，B1 － 5，D and K，Edition B: viii 37．

Ｒ． Borger，Beitrge zum Inschriftenwerk Assurbanipals，A Ⅷ114 －Ⅷ115．
Israel Eph’al，The Ancient Arabs: Nomads on the Borders of the Fertile Crescent 9th-5th Centuries B． C． ，pp． 120 －121．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 Letters from Assyria and the West，179: 5 －18．
Ｒyan Byrne，“Early Assyrian Contacts with Arabs and the Impact on Levantine Vassal Tribute”，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Ｒesearch，vol． 331 ( 2003) ，p． 11．
Erica Ｒeiner et al． ，( eds． ) ，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vol． S，Chicago and

Glückstadt: The Oriental Institute and J． J． Augustin Verlagsbuchhandung，1984，pp． 316 － 317．



王萨姆西后，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获得了大量战利品，其中包括 500 袋香料。① 哈扎尔死后，

埃萨尔哈东扶植其子亚乌塔继位，增加的贡赋中包括 100 袋香料。② 众所周知，阿拉伯半岛南部

以盛产乳香和没药而闻名，③相关地区是阿拉伯人香料的最终来源，有关战利品和贡赋可谓阿拉

伯人参与香料贸易的重要证据。
除了从事香料贸易外，阿拉伯人还经营其他商品。苏帕特总督贝尔—里科比在致萨尔贡二世

的信中提到了阿拉伯商人的经营情况: “国王我的主人在给我的信中提到: ‘你已经把胡扎扎

( Huzaza) 变成一个商业城镇了，人们正在把铁( parzillu，通常拼作 an． bar) 卖给阿拉伯人。’谁是在

那里售卖( 铁) 的商人? 三个人( 分别) 是阿塔( At) 的长老□□□□□□□□我们正在那里储存葡

萄( ihunnatu，通常拼作 gi． kin． getin) ，已经购进 20 或 30 伊麦如( imēru，又作 imru) ④，正( 准备)

把它们卖给了阿拉伯人。我( 只) 把铁卖给强制移民，( 只把) 铜卖给阿拉伯人。”⑤可见，葡萄等农

产品和铁、铜等金属也是阿拉伯人经营的重要商品。
沙漠地区自然条件恶劣，阿拉伯人还在发生饥荒时劫掠沙漠边缘的城镇，亚述帝国的一些城市

是其重要劫掠目标。上文提到，阿淑尔总督塔伯—西尔—埃沙拉还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一封信中提

到，阿拉伯人曾劫掠西帕尔城。⑥ 上文还提到，阿淑尔总督塔伯—西尔—埃沙拉在与萨尔贡二世讨

论阿拉伯人的信中提到，阿拉伯人根本不理会间谍队长的监管，流窜到塞尔萨尔河下游去抢劫，他

还写道:“‘当饥荒发生时，他们必须诉诸劫掠?’( 这是因为) 今年的雨水非常稀少□□□□他们洗

劫城市。”⑦ 在向萨尔贡二世报告阿拉伯人入侵其行省腹地的信中，苏帕特总督贝尔—里科比还写

道:“雨已降下，( 但) 他们( 还是) 不停地来去。”⑧

阿拉伯人生活在古代西亚的主要陆路商道附近，过往的商旅也是他们劫掠的对象。上文提到，

哈马总督阿达德—哈提曾向萨尔贡二世报告阿拉伯人蓄意劫掠从大马士革运往亚述本土的战利

品。上文还提到，亚述驻巴比伦尼亚比拉提地区的官员纳布—舒穆—里什尔在致阿淑尔巴尼拔的

一封信中，汇报了阿拉伯人劫掠了赴比拉提做生意的亚述人的情况。⑨ 纳布—舒穆—里什尔在致

阿淑尔巴尼拔的另一封信中写道:“国王我的主人在给我的命令中说:‘报告我你听到的阿拉伯人

的任何消息!’商队离开纳巴泰人以后，马萨 ( Massa’ean) 酋长阿米—亚塔 ( Ammi-Yata’) 之子阿

亚—卡巴尔( Aya-kabar) 攻击了他们，杀死了人，获得了赃物。”⑩

虽然阿拉伯人从事多种经营，但是，放牧牲畜是其最主要的谋生手段，常年居住在便于拆装的

帐篷( kultaru) 中是其游牧生活的重要体现。上文提到，辛纳赫里布直捣阿拉伯人的巢窠，女王特埃

尔胡努与哈扎尔被迫抛弃了他们的帐篷。瑏瑡 击败了阿拉伯人首领亚乌塔后，阿淑尔巴尼拔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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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⑨

瑏瑡

Hayim Tadmor and Shigeo Yamada，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 Volume 1 : 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Tiglath-pileser
III ( 744 － 727BC) and Shalmaneser V ( 726 － 722 BC) ，Kings of Assyria，42 : 21．

Erle Leichty，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Esarhaddon，King of Assyria ( 680-669 BC) ，1 : Ⅳ 21．
A． F． L． Beeston，“The Arabian Aromatics Trade in Antiquity”，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for Arabian Studies，2005，p． 53．
imēru 本义为“驴”，由于驴是古代两河流域的主要驮兽，一头驴载的货物的重量逐渐成为一种重量单位。后来，人们用播种的

种子的数量来计算耕地的面积，伊麦如又成为面积单位。A． Leo Oppenheim et al． ，( eds． ) ，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vol． I-J，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1960，pp． 110 － 114．

⑥ ⑦ ⑧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 Letters from Assyria and the West，179: 20 － r． 2，84: r． 3 － r． 8，82: 9
－ 12，s． 1 － s． 2，178，8 － 11．

⑩ Frances Ｒeynolds，The Babylonian Correspondence of Esarhaddon and Letters to Assurbanipal and Sin-arru-ikun from Northern and
Central Babylonia，Helsinki: 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2003，148: 7 － 13，149: 8 － r． 6．

A． Kirk Grayson and Jamie Novotny，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 Volume 3 /1: The Ｒoyal Inscriptions of Sennacherib
( 704 － 681 BC) ，King of Assyria，35: r． 53 － r． 59．



“他们( 亚述士兵———笔者) 把帐篷、他们的住所放到火上，将它们付之一炬。”①尽管一些阿拉伯人

已深入两河流域腹地，但是，他们没有改变原来的生活习惯。阿淑尔总督塔伯—西尔—埃沙拉在致

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他们的帐篷一直安放在卡拉胡总督的辖区。”。②

虽然赛伯伊人( Sabaean) 和特马人( Tema’) 曾与马萨和伊狄比伊鲁等阿拉伯部族都出现

在亚述帝国西部，③但是，亚述人从未称前两个部族为阿拉伯人。赛伯伊人和特马人主要生活

在阿拉伯半岛南部，他们主要从事农耕和长途贸易。④ 亚述人接触到的赛伯伊人和特马人主

要在黎凡特地区从事长途贸易，一位名为涅尔伽尔—伊博尼 ( Nergal-ibni) 的官员在致阿淑尔

巴尼拔的信中写道: “特马( Tema) 商人阿米尼—伊鲁 ( Ammini-ilu) 正从这里奔向巴比伦国王，

他在西帕尔城门口被逮捕。”⑤早在中亚述时期，特马和萨巴的商队到达幼发拉底河中游的欣

达努地区。⑥ 他们与生活在沙漠地区以游牧业为主的阿拉伯人存在显著区别，这大概是亚述

人并未将其视为阿拉伯人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是否从事畜牧业可能也是亚述人确定阿拉

伯人身份的重要依据之一。总之，亚述帝国时期，阿拉伯人主要生活在叙利亚—阿拉伯沙漠

中，通常以放牧骆驼和绵羊等牲畜为生，兼作农耕，并参与长途贸易，有时也劫掠沙漠边缘的

城市和过往的商旅。

三、权力架构

亚述帝国时期，阿拉伯人分为若干互不从属的部族。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时期，亚述文献只提到

了金狄布的部族。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时期，阿拉伯人出现了扎贝比和萨姆西两位女王，不过，

她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材料证实，偏安近埃及边境的伊狄比伊鲁部族与两位女王的关系同样也

需要材料证实。
萨尔贡二世时期，更多阿拉伯部族出现在亚述文献中，除了被迁徙到撒玛利亚的 4 个阿拉伯部

族和萨姆西部族外，大多没有留下名字。辛纳赫里布时期，除了派遣军队援助巴比伦的阿拉伯女王

亚提埃外，亚述文献还提到了阿拉伯国王哈扎尔和女王特埃尔胡努，二者很可能并不存在任何关

系。埃萨尔哈东时期，征埃及通过西奈半岛的沙漠时，他宣称征集了“所有阿拉伯国王的骆驼”
( gammali lugal． me kaliunu) ，其中“阿拉伯国王”用复数来表示，可见他们不止一位，其中提及名

字的仅有国王哈扎尔和傀儡女王亚塔布阿。阿淑尔巴尼拔时期，除了哈扎尔及其堂兄弟比尔达达

( Bir-dada) 的后裔外，亚述文献还提到了阿拉伯人的其他部族首领，诸如阿穆拉狄( Ammu-ladi) 、特
里、阿比亚特和阿亚穆。

从提格 拉 特 皮 拉 沙 尔 三 世 时 期 开 始，一 些 阿 拉 伯 部 族 被 称 为 基 达 ( Qedar，主 要 拼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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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k u rQidri，k u rQidra，k u rQidari，k u rQadari 等) ，它们可能属于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① 向提格拉特

皮拉沙尔三世纳贡的阿拉伯人被称为“阿拉伯的基达”( k u rQidri k u rAribi) ，②基达显然是阿拉伯人

中的一支。阿淑尔巴尼拔时期，阿拉伯国王哈扎尔及其子亚乌塔、阿穆拉狄和阿比亚特均曾被

称为“基达国王”( ar k u rQidri) ，而他们却属于不同的部族。③ 不同部族的阿拉伯首领拥有相同

的名号表明，他们很可能存在一定联系，大概同属于一个部落联盟。哈扎尔曾在阿杜穆图被辛

纳赫里布击败，亚乌塔和阿穆拉狄都曾进攻“阿穆鲁”国家，这表明亚述帝国西部是基达部落联

盟活动的主要区域。上文还提到，基达国王阿比亚特曾经与其弟弟阿亚穆一起赴巴比伦城参加

沙马什—沙马什—舒穆—乌金的叛乱，可见基达部族联盟的势力一度越过叙利亚—阿拉伯沙漠

而到达两河流域。
在阿拉伯部族中，女性首领或女王 ( arratu) 占据重要地位，亚述文献提到了数位阿拉伯女

王。亚述文献提到的第一位阿拉伯女王是基达部族首领扎比贝，她曾与地中海沿岸诸国君主一

起向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时期进献贡赋。上文还提到，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曾在萨库里打

败另一位阿拉伯女王萨姆西，直到萨尔贡二世时期，她还与埃及国王等向亚述国王进献贡赋和

礼物。辛纳赫里布时期，亚述文献提到了另外两位阿拉伯女王，一位是公元前 703 年派兵援助

巴比伦王国的伊亚提埃，④另一位是在沙漠中击败的阿拉伯女王特埃尔胡努。⑤埃萨尔哈东还扶

植其父辛纳赫里布宫中长大的阿拉伯俘虏或人质为阿拉伯女王。⑥根据一篇破损的文献记载，阿

淑尔巴尼拔在镇压了其弟弟沙马什—舒穆—乌金的叛乱后，又屠杀并劫掠了一位阿拉伯女王阿

提亚( Atia) 的部属。⑦

上述阿拉伯女人之所以能够掌握部族大权，大概是因为她们在社会中占据特殊地位。辛纳赫

里布宣称俘虏了阿拉伯女王亚提埃的兄弟巴斯卡努，可见亚提埃就任阿拉伯女王并非因为家族没

有男性继承人。埃萨尔哈东在记述其父辛纳赫里布攻占阿拉伯人据点阿杜穆图的功绩时提到，他

劫掠了阿拉伯人的女祭司( fapkallatu) 和女王。⑧相关文献中女祭司与女王之间没有表示连词的 u，

这大概可以理解为女王与女祭司系同一人。在母系氏族传统的影响下，女性主导部族事务，作为神

灵代表的祭司也由女性首领充任，这大概是阿拉伯女人掌握部族大权的重要原因。阿拉伯女王阿

提亚则属于另外一种情况，据有关铭文记载她原来的身份是阿拉伯国王亚乌塔的妻子( aatu，通常

拼作 dam) ，曾被亚述军队俘虏。⑨ 目前我们不确定阿提亚是被亚述人任命为阿拉伯女王的，还是

在丈夫被囚在尼尼微后被其部属拥戴为女王的。亚述人任命人质塔布阿为阿拉伯女王，大概是尊

重阿拉伯人女人掌权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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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女性首领外，一些阿拉伯部族或部落联盟的首领是男性，亚述人称之为“国王”( arru，通

常拼作 lugal) 。亚述文献提到的第一位阿拉伯部族首领金狄布就是一位男性国王。萨尔贡二世时

期，一些书信也提到了三位阿拉伯人男性首领，分别是阿米里及其子阿米里提和阿沙皮( Aapi) 。①

上文还提到，辛纳赫里布跋涉数千里直捣阿拉伯人的老巢，其进攻的一个阿拉伯人首领哈扎尔也是

一位男性国王。上文还提到，公元前 671 年，埃萨尔哈东通过西奈半岛远征埃及，利用骆驼为亚述

军队驮水的是阿拉伯国王们。阿淑尔巴尼拔时期，亚述文献提到了多位阿拉伯男性首领，包括哈扎

尔之子亚乌塔、基达国王阿穆拉丁、特里及其二子阿比亚特和阿亚穆。②

与女王相比，阿拉伯国王的王位传承情况相对较为清楚，父死子继应该是普遍接受的惯例。例

如，萨尔贡二世时期的阿拉伯国王哈扎尔与阿淑尔巴尼拔时期的阿拉伯国王亚乌塔是父子关系，阿

淑尔巴尼拔时期的三位阿拉伯首领特里与阿比亚特和阿亚穆也是父子关系。大概出于尊重阿拉伯

人的王位传承习俗，亚述扶植的傀儡国王多为阿拉伯首领之子。阿拉伯国王哈扎尔去世后，埃萨尔

哈东扶植其子亚乌塔继位。③ 在击败阿拉伯国王亚乌塔后，阿淑尔巴尼拔立另一位阿拉伯首领特

里之子阿比亚特为阿拉伯国王。④

萨尔贡二世曾把塔穆狄、伊巴狄狄、马尔西马努和哈亚帕等 4 个阿拉伯部族强制迁移到撒玛利

亚，并称他们“既不知道监督( aklu) 也不知道行政官( apiru) ”⑤。文中提到的“监督”和“行政官”
是古代两河流域在赐地诏书和王室铭文等正式文献中列举官吏的传统头衔，⑥并不确指某种级别

的官员。阿拉伯人不知道官吏表明，他们的组织体系非常原始，还没有建立健全的官僚体系。酋长

( l únasiku) 可能是女王或国王以下的重要官职。在一份记录赏赐朝觐使节的贵重物品清单中，一个

名为伊拉—那萨卡( Ila-nasaqa) 的人的身份是酋长。⑦ 萨尔贡二世时期书信中提及的两位阿拉伯首

领阿米里与阿米里提并没有被称为国王，也许也是从属于某位女王或国王的酋长。埃萨尔哈东时

期，乌阿布纠集大量追随者反叛亚述扶植的阿拉伯国王亚乌塔，这大概表明他并不是普通人，而可

能是亚乌塔手下的一位酋长。
阿拉伯人的活动对亚述帝国西部地区的统治构成了一定威胁，亚述国王千方百计地加强对其

控制，强迫阿拉伯首领起誓( mamitu) 或签订归顺条约( adê) 是其重要举措之一。提格拉特皮拉沙

尔三世指责阿拉伯女王萨姆西违背了以太阳神沙马什名义所起的誓言。⑧ 在远征亚乌塔时，阿淑

尔巴尼拔曾指责他道:“亚乌塔与他的军队不遵守我的条约。”⑨在扶植阿比亚特为王时，阿淑尔巴

尼拔不仅强迫他以诸神的名义起誓，瑏瑠而且与之签订书面条约。瑏瑡

除了扶植塔布阿、亚乌塔和阿比亚特等傀儡女王或国王外，亚述国王还派亲信率军监视已归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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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阿拉伯人。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时期，阿拉伯女王萨姆西被迫纳贡称臣，亚述国王派“国王的

代表”( qepu) ①率 10000 士兵对其进行监视。② 阿拉伯国王亚乌塔反叛以后，阿淑尔巴尼拔称:“我

派遣我驻扎在其国家边境的军队去镇压他。”③尽管相关文献没有提及“国王的代表”，但是，阿淑尔

巴尼拔所说的平叛军队无疑是原本监视阿拉伯人的军队。塔伯—西尔—埃莎拉曾向萨尔贡二世提

及他任命监管的阿拉伯人间谍队长，并建议卡尔胡行省总督委派宦官监管他们。不过，阿拉伯人的

反复叛乱表明，亚述国王的各种监管措施似乎并未奏效。
总之，亚述帝国时期的阿拉伯人还处在早期国家阶段，既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又没有建立健

全的官僚体系。

四、神灵崇拜

与其他古代民族一样，阿拉伯人崇拜的神灵也非常多，亚述人在提及阿拉伯神灵时一般用复数

( dingir． me) 来表示。在萨库里战役中，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获取了阿拉伯女王萨姆西的神灵

“宝座”( nemattu) ，在表示神灵时亚述语用的是复数。④ 埃萨尔哈东称其父辛纳赫里布攻克了阿拉

伯人据点阿杜穆图，劫掠了大量财物和神灵，阿拉伯国王哈扎尔带着厚礼恳求归还被掠神灵，文献

在提及阿拉伯神灵时用的都是复数。⑤ 埃萨尔哈东扶植亚述宫廷长大的塔布阿为阿拉伯女王，把

其送回其国家时带走了其神灵，这里提及塔布阿的神灵时用的也是复数。⑥ 阿淑尔巴尼拔时期，阿

拉伯国王哈扎尔之子亚乌塔也像其父一样赴亚述索要被掠阿拉伯神灵，这里的神灵用的还是复

数。⑦ 显然，阿拉伯人的神灵不止一位。埃萨尔哈东时期，阿拉伯国王哈扎尔带着厚礼觐见亚述国

王请求归还辛纳赫里布掠到尼尼微的阿拉伯神灵，它们是阿塔尔—萨马因 ( Atar-samayin) 、达亚

( Dāya) 、努哈亚 ( Nuhaya) 、如尔达乌 ( Ｒuldawu ) 、阿比里鲁 ( Abirillu ) 和 阿塔尔—库如马 ( Atar-
qurum) 。⑧ 归还哈扎尔的神灵后，埃萨尔哈东又送回塔布阿的神灵，这表明不同的阿拉伯部族崇

拜的神灵也有所不同。
虽然阿拉伯人的万神殿尚不很清楚，但是，阿塔尔—萨马因神的主神地位是确定无疑的。如前

所述，在埃萨尔哈东归还哈扎尔的神灵中，阿塔尔—萨马因神位居诸神之首。阿拉伯首领伊萨麦与

阿塔尔—萨马因神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 他先被称为阿塔尔—萨马因的同盟 ( a’lu，拼作l úgi．
da) ，⑨又被称为阿塔尔—萨马因神的子嗣( aplu，拼作l úa) 。瑏瑠 为了迎回被掳的神灵，亚乌塔被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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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于阿淑尔巴尼拔，后者只返还阿塔尔—萨马因。① 哈扎尔、亚乌塔父子与伊萨麦分属不同的部

族，但他们都信奉阿塔尔—萨马因，这表明该神是阿拉伯诸部共同的神灵。
在与亚述人交往的过程中，阿拉伯人被迫接受亚述神灵。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曾指责阿拉

伯女王萨姆西背弃了以太阳神沙马什起的誓。② 阿淑尔巴尼拔与基达部族首领阿比亚特签订书面

条约，他们以阿淑尔神、穆里苏女神( Mullissu) 和舍如阿女神( erua) 起誓，③背弃盟约者将受到阿

淑尔神、穆里苏女神、辛( Sin) 、沙马什、贝尔( Bel) 、纳布( Nab) 、尼尼微城的伊什塔尔女神( Iar) 和

阿尔贝拉城( Arbela) 的伊什塔尔女神等亚述神灵的惩罚。④ 由于遭受阿淑尔巴尼拔的严厉打击，阿

拉伯人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不禁相互询问: “一个人问: ‘不幸为什么降临到阿拉伯人头上呢?’
( 另一个人) 说:‘因为我们没有遵守以阿淑尔神名义所起的庄严誓言，辜负了深得恩利尔神厚爱的

阿淑尔巴尼拔的善意。’”⑤不过，阿拉伯人不顾以亚述神灵的名义所起的誓言，一再背弃盟约表

明，他们并没有真心相信亚述神灵。因此，在阿淑尔巴尼拔与阿比亚特签订的条约中不仅有亚述诸

神，而且提到了基达神灵。⑥ 阿拉伯国王与神灵的密切关系，几乎一刻也离不开神灵。阿拉伯首领

伊萨麦被称为主神阿塔尔—萨马因的同盟和子嗣，他与神灵的关系毋需多言。阿拉伯国王征战时

也不忘携带神像，因此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在萨库里战役中能够缴获阿拉伯女王萨姆西的神灵

权杖( ha爫爫u，拼写为 gi． níg． girdu) 。⑦ 阿拉伯人在做人质时也带着神灵，因此，埃萨尔哈东释放塔布

阿女王返回其国家时送还了其神灵。正是由于国王的统治离不开神灵的支持，阿拉伯国王哈扎尔

及其子亚乌塔不惜屈尊以厚礼换回被掠的神灵。
阿拉伯人为其神灵塑造了神像。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在萨库里战役中缴获了阿拉伯女王萨

姆西的神灵宝座，该宝座应该是安放神像的。无论是萨尔贡二世和辛纳赫里布掠走的阿拉伯神灵，

还是埃萨尔哈东和阿淑尔巴尼拔归还的阿拉伯神灵，都应该是神像。在归还哈扎尔神像时，埃萨尔

哈东称:“我重新装饰了阿塔尔—萨马因、达亚、努哈亚、如尔达乌、阿比里鲁和阿塔尔—库如马等

阿拉伯神灵( 神像) ，并( 在它们身上) 刻上了我的主阿淑尔神的力量。”⑧

亚述帝国时期，阿杜穆图成为阿拉伯神灵的祭祀中心。辛纳赫里布和埃萨尔哈东均是从阿杜

穆图掠走了阿拉伯神灵，此地应该是较为固定的神像安放场所。阿杜穆图位于叙利亚沙漠南部和

内夫得沙漠边缘最大的绿洲上，具备了成为祭祀中心的条件: 一方面，该城是阿拉伯人的最终归宿，

另一方面，它还是阿拉伯半岛主要陆路商道的必经之地。⑨

总之，虽然阿拉伯人崇拜的神灵较多，但是，主神的地位较为突出; 阿拉伯人与神灵的关系十分

密切，他们不仅雕塑了众神的神像并在进行各种活动时随身携带，而且建立了固定的祭祀中心。

五、余 论

综上所述，根据亚述帝国的楔形文字文献，基本可以勾画阿拉伯人的活动区域、生产方式、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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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和神灵崇拜等生活情况。然而，亚述人并非专门记载阿拉伯人历史，他们只是在记载其征战或

行省管理时才偶然提及阿拉伯人的一些情况，因此，他们有关阿拉伯人的记载是不系统、不完整的。
一方面，随着亚述的盛衰，文献数量历时性差别很大，①有关阿拉伯人的记载也存在很多差异: 帝国

强盛时留下的材料较多，涉及阿拉伯人的情况相应较多; 帝国衰落时留下的材料较少，涉及阿拉伯

人的情况往往也较少，甚至根本不提。另一方面，亚述人只记载了他们接触到的阿拉伯人，尚存在

许多他们没有接触的阿拉伯部族。亚述人征服了阿拉伯半岛的中北部，记载了所到之处阿拉伯人

的情况，而他们对未曾涉足的半岛南部认识极为模糊，即使接触到来自半岛南部的人员也没有将其

视为阿拉伯人。
亚述人以自己的视角观察阿拉伯人，有关阿拉伯人的记载具有明显的亚述色彩。例如，亚述人

像称呼自己的国王一样称阿拉伯国王为 arru，而在古阿拉伯语铭文中国王称为 malik。② 又如，亚

述人称阿拉伯人的主神为“阿塔尔—萨马因神”，而该神在阿拉伯语铭文中被称为 Athtar。③ 因此，

亚述楔形文字文献有关阿拉伯人的记载还有待于其他材料，尤其是古阿拉伯语铭文的证实。
尽管亚述人有关阿拉伯人的记载是不系统的、不完整的，并存在明显的亚述色彩，但是，它们毕

竟是当代人书写当代史，其可靠性是希伯来语《圣经》和希腊古典作家的相关描述无法比拟的。因

此，亚述帝国楔形文字文献有关阿拉伯人的记载，不仅真实地展示了阿拉伯人最早的生活状况，而

且可以为解读古代阿拉伯语铭文提供了重要线索。

Abstract During the Assyrian Empire period，the Arabs lived in the Syro-Arabian
dessert． They frequently resisted against the Assyrian invasion and later on gradually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the hinterland of Mesopotamia． Yet the oases in the
dessert were still their permanent home． The Arabs were a race that based its life on animal
husbandry． In addition，while engaging in farming and long distance trade，they occasionally
pillaged the cities at the edge of the dessert and caravans passing the area． At the time，the
Arabs were in a stage of early state，for the fact that they had neither a unified regime nor a
sound bureaucracy． Some tribal chiefs were female leaders，while others were male leaders．
The Arabs were polytheistic，with the status of their chief god remaining prominent． Not only
did they sculpture statues for their gods，but also carried holy figurines during various activities．
Moreover，they set up fixed sacrifice centers for religious ceremonies．

( 国洪更，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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